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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参与:文化意义跨语言传播的实践理路
———以“草原情结”在内蒙古混合语言家庭中的传播为例

乌日罕

摘要:跨语言情境下的情感参与对文化意义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研究聚焦情感参与

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机理,以“草原情结”在内蒙古自治区混合语言家庭中的传播为案例,通
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考察混合语言家庭成员间的跨语言交往。 研究发现:基于生活

事件、媒介实践的跨语言情感参与是文化意义跨语言传播的重要途径。 由于情感包含着关

于文化的认知和文化中的价值,这让情感参与不仅适用于家庭,也适用于更广泛的跨语言

交往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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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实践是使人产生特定情感体验的行为,情感参与则是指通过参与或接近他人的情感实践来

感受、认知甚至共享相关情感。 对基于特定文化的情感而言,对该文化意义的认知和理解是唤起和

支撑相应情感的关键要素。 感知和理解这种情感,了解其由来,是理解和领会相应文化意义的重要

路径和方式。 另外,情感的传播,对情感的感知和理解经常能跨越语言的障碍。 经由情感交流,不同

语言的使用者能够找到一些促进理解的非语言路径。 由此,关注跨语言情境下的情感参与对跨文化

传播的意义,解析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能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现实关怀。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庭由使用不同语言的成员构成,部分家庭成员不会其他成员的语言,在语

言交流上存在障碍。 如果以语言为标准,这类家庭可以被称为混合语言家庭。 对于研究文化意义的

跨语言传播和理解而言,这类家庭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家庭保证了其家庭成员跨语言交流

的质与量。 对于他们而言,跨语言交往既是其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其日常交流的前提,跨语言交流

需要一定的质,才能应对频繁的日常交往。 第二,相较而言,家庭成员之间拥有更多的善意和信任,
有更频繁、更深入的互动,这为成员间的情感参与提供了条件和场景。 那么,在家庭中,情感参与对

家庭成员间的跨语言理解,尤其是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意义,有何作用和意义? 有何具有共性的实

践路径,其背后的理论机理如何? 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一、混合语言家庭:文化意义跨语言传播的典型情境

本文的混合语言家庭,指部分家庭成员不会或不能很好地使用其他家庭成员主要使用的语言,
家庭成员间的互动需要使用多种语言;而非每个家庭成员都会多种语言,且至少通晓彼此使用的一

种语言。 混合语言家庭体现了霍米·巴巴“混杂性”意义上的“互动和相涵的动态关系” ,是一种可

以容纳异质语言经验的“间性空间” ,其容纳的不同文化组成了丰富且复杂的杂合文化。[1] 这类家庭

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基于人口迁移、现代性与城市化等因素。 从历史维度上看,内蒙古地区的混合



语言家庭古已有之,基于现代化、城市化以及相关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变迁,近现代以来其形成和发展

又有了一些特点。
内蒙古的混合语言家庭主要源于族际通婚和学校教育的影响。 通婚让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组成

家庭,家庭内部可能会有使用蒙古语①的成员和使用其他语言的成员。 学校教育的影响主要是家庭

中的子女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接受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要媒介的教育,子女主要使用的语言与

部分长辈不同,进而形成混合语言家庭。 家庭成员社会化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语言[2] 的不同,导致

其语言经验产生差异。 语言经验不同的两类成员间形成跨语言交流,另外,还存在家庭成员间同时

使用多种语言进行沟通的跨语言交流。 由此,会伴生一些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与不便,如交流的深度、
广度和频率受影响,意义传递的准确性受影响,交流中形成生冷感、距离感等。

 

然而,由于家庭生活

和家庭交往的需要,语言的差异不会阻断交往,存在多种跨语言交流的方式。 家庭关系、家庭情境为

跨语言交流的持续性和深入性提供了保证与前提,方便研究者集中地、深入地、密集地观察跨语言交

流实践。 本文以此为分析案例,并采取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两种方法展开研究。
研究采用目标抽样的方法,抽取了内蒙古 13 位来自不同混合语言核心家庭的对象进行深度访

谈,其中 12 位访谈对象使用或主要使用普通话,1 位访谈对象能兼说普通话和蒙古语,访谈的目的在

于从内部视角理解涉及其中的跨语言互动现象,访谈对象简况见表 1。

表 1　 访谈对象简况表

序号 性别 年龄 访谈对象类型 访谈时间

1 男 33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01-14

2 女 26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01-19

3 女 27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01-20

4 女 22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01-20

5 女 36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01-26

6 男 42 使用普通话 2021-01-28

7 男 31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02-10

8 女 36 兼用普通话和蒙古语 2021-04-17

9 女 32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11-16

10 男 33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1-12-16

11 女 31 使用普通话 2021-12-20

12 女 34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2-01-04

13 女 27 主要使用普通话 2024-02-28

参与式观察分两个阶段。 首先,基于特定田野点,深入部分家庭开展观察与记录。 笔者选定 D
嘎查②作为预调研点,重点走访了当地的 8 户人家,获得了初步的田野数据。 D 嘎查位于内蒙古东

部,蒙古族人口占比 99%,以畜牧业为主导产业,从该地迁出的人口,部分组成了混合语言家庭。 这

样的环境为综合观察混合语言家庭中的跨语言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其次,在 T 和 H 两个地区③展

开,对 6 个混合语言城镇家庭的日常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 其中,基于族际通婚和学校教育途径形

成的混合语言家庭各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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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蒙古语中存在多种语言变体即方言,文中的“蒙古语”指对应于具体方言区的某类蒙古语变体。
嘎查为当地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相当于行政村。
T 和 H 分别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和中部的两座人口规模在 100 万以上的城市,蒙古族人口在其总人口中均占一定比例。



二、“草原情结” :对传统游牧文化的情感依恋

在调研展开的区域,蒙古族人口比重高,蒙古语在家庭成员的交往中使用频繁,是家庭交流的主

要语境。 不使用或不主要使用蒙古语的家庭成员,面临语言交流的障碍,跨语言沟通的情况在其日

常生活中较为常见。 牧业是内蒙古的传统支柱产业,调研的 D 嘎查更是以牧业为主,因此,基于游牧

生活的“草原情结” [3]是当地居民的重要情感寄托,表达了以游牧生活为核心,以草原为象征的信念、价
值和文化,承载了对传统游牧生活的文化眷恋、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其中的文化意义具有地方性默会

知识的属性,是其文化生活的重要拼图和背景,并具体体现在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人们的情感交往中。
对于当地的混合语言家庭中不使用或不主要使用蒙古语的家庭成员而言,理解“草原情结”这种

复杂的情感及其承载的文化意义,有助于其共享和理解其家庭所处的背景,及其关于家的观念、习俗

与习惯等,即“关于家的文化”或“家文化” [4] 。 这种共享和理解是家庭成员相互尊重的重要条件,有
利于成员间的情感交往和联结。 对于不再过游牧生活,已经迁出草原的居民而言,与保有游牧生活

经验和记忆的家庭成员的交往与共同生活,是感知“草原情结”的重要途径,是获悉游牧文化意义的

中介,是理解家人情感家园的重要环节,是连接其与作为“地方”的草原的纽带。
在“草原情结”中,“草原”不仅是空间,更是“地方” [5] 。 “地方”是人与空间交流后的经验认知。

在蒙古族的传统认知中,作为家乡的“地方”是由山水草地连接起的熟悉空间,其中蕴含着他们对作

为家乡的山水草地的意义认知和价值理解。 在蒙古语中,对“家乡”即 nʊtaɡ 一词的表达,往往伴随

着“广阔” “无边”这样的修饰词,它所指向的是一定范围内的开放空间。 与此同时,其对空间的组织

也遵循着开放原则。 作为“家”的传统居所 ɡər———蒙古包,是一个流动空间,意味着逐水草而生,并
非固定于特定地点。 蒙古包的圆形结构,形成对空间资源的均匀分配,营造出面对面交流的场景。
作为文化特征,其关于“地方”的想象不束缚于有固定边界的空间。 所以,“草原”包含了关于传统游

牧生活、游牧文化和游牧者家园与家庭的信念与想象,游牧是迁移的、流动的、开放的和不处于固定

边界之中的观念和记忆,体现出其源自传统游牧生活的独特家文化。
“草原”表明了意识和情感指向的对象,“情结”则是意识和情感指向对象时的具体状态。 首先,

这里的情结是一种肯定性情感,承载着对“草原”的依恋,这种情感包含着对“草原”所象征的游牧文

化的认知和价值上的肯定。 其次,虽然这种依恋指向观念层面的文化,但其触发依赖具体而微的符

号、器物、习俗仪式、场景、实践或事件,“具体”是建立情感与文化之间联系的中间环节。 再次,“情

结”还意味着人与所依恋之物、之事、之境存在距离,或它们的缺席,以至于常常让远离传统游牧生

活,远离了草原的人对其产生一种绵延的依恋之情,而情结的触发让缺席之人思念“草原” ,即再次嵌

入作为“地方”的草原。 这里体现了现代性导致的“地方”与“空间”的分化,支撑现代性的工业化和

城市化,将人从草原“吸入”城市,但千篇一律的水泥森林、与工业生产配套的钟表时间以及人际间的

契约关系,让“地方”成了无差别的地点,在某种意义上无法完全安放拥有游牧文化记忆者的精神家

园和情感寄托。 “草原”仍旧散发着魅力,吸引着迁居都市的居民游草原、访草原和回草原,与草原上

的亲友密切交往。 “草原”仍是众多缺席者、远离者心中的一处“地方” 。 在这样的“地方”及社群间

交流中[7] ,家乡作为对“地方”的熟悉感得以与城市形成某种“缺场”式的连接,通过“对远距离事件

的近距离表述”实现了“对熟悉性的再把握” [6] 。
如此,可以看出“草原情结”的缘起、触发和传播,不仅需要语言符号,更需要人对相关情境的参

与,离不开与分享着传统游牧文化的人的密切交往,乃至共同生活、共同实践。 这让“草原情结”的跨

语言传播得以可能。

三、在情感参与中跨语言体认“草原情结”的四种路径

体认“草原情结”是其传播的重要环节,由于“草原情结”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情感,而非一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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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知识或信念,其一方面需要理性的认知,另一方面也需要具身的体验与感悟,故称之为体认。
体认包含着对游牧文化中各种意义的理解,也表达了自身的触动与感性的激发。 由于需要体验,情
感参与正好可以绕过语言上的不便,进入“草原情结”发生的现场。

在家庭交流的情境中,家庭成员会经历诸多生活事件,包括家庭聚会、节庆仪式等,这些是“草原

情结”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呈现的重要方式。 与此同时,媒介也能提供在家庭中感知“草原情结”的特殊

形式。 使用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有多种途径展开互动,进行情感参与,产生领会“草原情结”的契机。
通过考察发现,围绕“草原情结”,作为研究案例的混合语言家庭中至少存在如下四种情感参与路径。

(一)歌中见情:在歌声中感知

唱歌是蒙古族家庭聚会中重要的互动环节,它不仅是家庭聚会中的主要互动形式,也构成聚会

的核心事件,承载和体现了众多传统游牧文化元素。 其中通常涉及互动起始的时间、献歌次序规则、
歌曲的选择、歌曲的合唱等具体内容。 经过现场观察可知,聚会中的歌曲一般涉及多种类型,包括流

传时间较长的蒙古语民歌、新创作的蒙古语歌曲、蒙古语红歌、普通话草原歌曲等。 大家会在气氛开

始热闹起来后开始唱。 第一个唱的往往是呼声最高或最先激动的人。 唱完第一首歌后,大家会推举

下一位唱歌者,有意愿唱下一首歌的人也会自告奋勇地接着唱。 歌曲的选择,因个人的情况有所不

同,但往往都会依照当时的氛围选择主题适宜的歌曲,同时,人们也会基于众人的反馈来选择歌曲。
若是选择了符合大家心声的歌曲,会引发大家的大合唱,气氛就会愈发热烈。 对于使用不同语言的

家庭成员,这样的互动常会推动情感参与。
我觉得聚会就是一个场合嘛,听不懂就听不懂呗,大家开心就行。 (11 号受访者)

可见,语言和经验的差异会带来成员间感受的差异。 有的家庭成员可能只能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去

感受聚会的氛围和热情,而缺乏代入感。 与之相对,如果选择主动参与,融入互动,会增加体验和感

触,甚至带来一些参与的乐趣。 当进行到歌曲献唱环节时,从长辈到晚辈几乎每位成员者都会被提

名或轮到唱歌。 此时,当意识到唱蒙古语歌曲更符合聚会氛围或听众期许时,不主要使用蒙古语的

家庭成员在歌曲选择方面会感到一些局限。 在一次家庭聚会场合中,笔者观察到,2 号受访者特地选

了一首歌唱母亲的蒙古语歌曲,向各位亲友献唱。 然而,对于未掌握蒙古文的她而言,记住歌词实属

不易,她通过按读音逐字拼写的办法来记忆。 在聚会现场,她找了身边具有蒙古语读写能力的同辈

一起合唱,并借助一款能显示蒙古语歌词的音乐播放应用来提示歌词。①

事实上,对于唱歌这种在聚会情境中的常态性表达和交流方式,他们早已习以为常:
聚会上唱歌是特别普通的事儿,一桌人坐在一起唱上几首歌感觉可随意了,然后大家就一

起唱了。 (7 号受访者)
聚会时你会感觉,吃着吃着,喝着喝着,就到了唱歌的流程,桌上就唱开了。 他家亲戚音乐

感觉非常好,歌声都是很动听的,会唱那种半长调式的音调,也会马头琴啊,呼麦这种。 (5 号受

访者)
从歌声中,家庭成员有机会亲身接触和领会家人所流露的“草原情结” 。

他们一般唱的都是关于母亲或者父亲的歌。 他们在唱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爸他们那一辈

的会热泪盈眶,非常感动,我就会问他们唱的是什么意思。 一首歌唱完之后,我爸他们也会解释

歌曲的意义。 饭桌上可能不止我一个,我妈她也听不懂,他也会跟我们说这首歌表达的是什么

样的情感。 (3 号受访者)
在互动过程中,身份和经历会影响情感参与的程度。

像我家人他们都知道我不会说蒙古语,但是我能给他整出来一首蒙古语歌,以至于在座的

所有人都惊呆,就是这种感觉,实际唱的什么(指歌词表达的具体含义)我很少在意。 在聚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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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于研究数据,本文主要采用基于备忘录写作的主题分析方法。 本段取自分析备忘录 90,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编写。 2 号受
访者是本案例中的观察对象。



他(指其丈夫,使用普通话)只会唱跟草原有关的歌,一个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一个是《我

和草原有个约定》 ,但他没有为参与唱歌活动专门去学蒙古语,因为这对他来说难度太高了。 (9
号受访者)
基于唱歌的互动形式,家庭成员能够感受“草原情结” ,进行情感参与。 从代际迁居的角度,唱歌

成为家庭成员相遇和关联于作为“地方”的草原的过程。 由此可见,在基于城市情境建立起的混合语

言家庭环境中,不同文化背景、使用不同语言的亲属间展开的家庭情感交流活动,具有某种与作为整

体的地方性社区内成员展开意义交流的“彼此相遇”的属性。
(二)具身识情:在习俗中体验

家庭环境为背景异质的家庭成员提供了体验不同文化习俗的机会与可能,创造了观念交流与融

合的互动场域,这样的体验常常是具身的,能够带来成员间跨语言的意义体认。 穿蒙古袍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作为蒙古族传统服饰,在日常生活中蒙古袍更多地出现在各类仪式性场合,如婚礼、寿宴

等。 对蒙汉通婚家庭中的汉族配偶而言,穿蒙古袍的经历通常意味着一次新鲜的文化体验。 一般情

况下,在配偶的家乡举办婚宴时,他们有机会或需要穿蒙古袍。 此外,在春节家庭聚餐、参加亲友婚

礼或其他的场合亦有穿着各类日常款的蒙古袍的机会。
她(指其妻子,汉族)也挺喜欢蒙古袍的,给孩子也专门做了一身蒙古袍。 因为在日常生活

中穿着蒙古袍的情况不多,它慢慢成了一种正装,像礼服一样。 所以,她还挺愿意穿的,之前参

加孩子学校的年终活动时还穿过蒙古袍。 (10 号受访者)
可见,对于女性而言,蒙古袍具备了礼服的功能,同时更能展现个体的审美风格,而家庭环境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这样的审美品味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体验,甚至文化想象。
我对蒙古袍还是比较喜爱的,喜欢穿蒙古袍,会比较认同这种审美,觉得它可能是一种文化

象征或标志。 有时候会在家里聊关于蒙古袍的话题,比如某件衣服(蒙古袍)的做工,为参加什

么仪式做的,怎么穿好看,或者谁做的,颜色谁挑的这些。 (4 号受访者)
我对婚礼的想象是,希望朋友们都穿着蒙古袍来参加我的婚礼。 (12 号受访者)

事实上,人们对服饰风格的偏好和追求会通过其社会网络获得传播,并由此形成一定的时尚潮流,穿
蒙古袍便体现了这样的一种流行潮流。 同时,这种潮流的热度在不同地区会有所差异,亦会在地区

间的沟通与互动中形成相互的影响与效仿。 而且,就内蒙古而言,各地区的蒙古族服饰有所差别,穿
着方面亦有所讲究。 这说明,文化的体验既是个体的一种主观感知过程,也具有时代性的传播脉络,
沟通和交流是其基础。

(三)以礼传情:在仪式中运思

在家庭中,节庆指向私人性的节日、庆典,如寿宴、满月宴、婚宴等,涉及仪式的设置与设计,不同

文化背景的家庭成员在交流和参与中,会调适自己的观念,并进行个性化的实践与运用。
那年我爸妈 61 岁,我提出想给父母过寿,他(指其丈夫,汉族) 就直接说:“过生日嘛,有什

么。”我说:“不是,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他没有重视。 我跟他说:“对于蒙古族而言,61 岁以后,
岁数越大,寿宴(指本命年寿宴)就要办得越大。”那时候他不认同我,我也不理解他。 后来才明

白,其实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他没听说过给老人办寿宴。 磨合多年后,他现在特别认同我这个

观念,包括婚丧嫁娶的礼俗等。 (8 号受访者)
在酒店举办私人节庆典礼成为当下的潮流,承继文化传统的现代节庆空间成为仪式生产的情境

要素。 城市酒店是特定的消费空间,也是一种文化景观。 在庆典互动场合,家庭及个人不仅扮演了

场所消费主体的角色,亦成为仪式的生产参与主体。 对于使用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而言,他们有机

会在行为意义上直接参与甚至组织这样的庆典活动,形成对“草原情结”更为深入地参与。 从参与者

文化意义表达的能动性上,这样的实践近似或等同于充分参与。 例如,作为组织者的汉族女婿 6 号

受访者选择一家蒙古文化主题酒店,以蒙古族传统的仪式为女儿举办了满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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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虑到爱人、女儿,以及蒙古族亲友的体验与需求,我就想用蒙古族的仪式。 整个仪

式,包括主持人、歌手等都是我安排的,我觉得这种仪式很好。 身边的朋友早已对宴会“无感” ,
但冷不丁见到蒙古族的仪式让大家眼前一亮,觉得挺好,与众不同。 就我媳妇的家人而言,他们

感觉到我对于媳妇的重视;对于我们的亲友团(汉族)来说,觉得活动与形式很新,他们之前没见

过。 双方的期待都达到了,两全其美。 (6 号受访者)
这场庆典仪式表达展现了文化,传达了丈夫对妻子的情意与重视,还向不了解蒙古族风俗的亲

友展演了对其相对陌生的礼俗仪式。 展现文化不是 6 号受访者举办仪式的主要目的,但其对仪式的

运用达到了多元的效果,拉近了原本陌生的文化和情感。
(四)以媒通情:在媒介交往中共鸣

在家庭交往中,媒介提供了一些间接的情感参与路径。 一方面,基于家庭成员的媒介使用,一些

承载和表达“草原情结”的媒介内容有机会在混合语言家庭中传播。 不同代际的、使用不同语言的家

庭成员常会同时接触相关媒介内容。 以下取自田野笔记的一段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于家庭

空间的代际媒介接触情况:
J 告诉我,她们家的电视盒可以收看内蒙古电视台的两个蒙古语频道,分别是蒙古语卫视频

道和蒙古语文化频道,有时第九频道也会播放蒙古语节目。 由于语言原因,她和老伴主要看蒙

古语频道,普通话频道只能听个一知半解。 她们觉得蒙古语频道的节目办得比原来更好,喜欢

看译制为蒙古语的电视剧。 只要是蒙古语频道,演的什么都可以(看) ,尤其是电视剧,如果剧情

吸引人,就更着急看了。 她老伴还爱看博克比赛、唱歌比拼节目,因为他自己也喜欢演奏四胡之

类的乐器。 她说孙辈如果不玩手机的话,尤其是小孙女,就会跟他们一起看蒙古语电视剧。①

通常,房间会划定电视和广播传播的空间,影响家庭成员接触它们的状态,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常在

同一房间(空间)中看电视或听广播,这促成了相关内容在共同接收者之间的传播,让围绕媒介内容

的交流互动成为可能。
家里,我和姥姥姥爷住一屋,我们这屋就听蒙古语的广播和磁带,主要是乌力格尔。② 小时

候家里就一台电视,父母会习惯性地打开蒙古语台看一看,我就跟着看,看到电视里播的内容,
父亲会跟我解释、分析它背后的文化意义,会说:“你看,你知道他为啥那样做吗? 那是因为在草

原上会怎样怎样。” (1 号受访者)
另一方面,新媒体的使用带来了家庭成员的云端相聚、跨屏共情的现象。 对于混合语言家庭而

言,云端相聚一般指在家庭微信群里的跨屏互动。 家庭聚会场合是引发这类跨屏互动行为的重要场

景,聚会时常会出现特定亲友缺席的情况;对于那些跟随子女漂泊异乡,渴望同亲友聚会的年长者而

言,这种缺席往往伴随着遗憾。 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聚会时的图文等“实况信息” ,有效地实现了情感

在场和情感共鸣。 对此,笔者观察到如下互动过程:在外打拼的小辈及帮其照看孩子的长辈,在家族

群中看到大家以视频或图片形式直播的聚会实况,尤其是接续唱歌的热烈场面后,开始忍不住地通

过录制即时视频参与其中。 小辈发出的是问候视频,长辈则发出两段边包饺子边唱歌的视频。 后一

段唱歌视频又被播放于正在一同就餐的众人间,得到在场众人的热烈回应。 这种交流反馈,以歌曲

为媒介或形式,构成了特殊的“跨屏互动”式献歌。③

借助媒介,一些关于家庭成员“草原情结”的感受和理解应运而生。 正如,在看到家族群中即时

分享的聚会场景后,汉族女婿 Y 发出“想去内蒙古了”的感叹。④ 可见,以家庭为纽带,一些不具备草

原生活经历的家庭成员也能将关于“家”的寄托安放在作为“地方”的草原之上,产生一些关于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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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笔者在 D 嘎查考察时的田野笔记,2018 年 8 月 4 日记录。 此段记录了笔者到 J(牧民,女,65 岁左右) 家拜访时所观察到
的情况。

此处的蒙古语台和蒙古语的广播分别指内蒙古电视台蒙古语频道和内蒙古广播电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则是指一种蒙古语
的曲艺说书形式,通常结合四胡伴奏进行说唱表演。

取自分析备忘录 91,2022 年 10 月 2 日编写。
取自分析备忘录 93,2022 年 10 月 2 日编写。



的情感共鸣。 此时,媒介不仅是信息接触平台,它也是家庭成员理解彼此不同文化体验的途径,帮助

家庭成员超越语言的差异,实现对彼此情感的体认。
大概在我十岁左右,记得旁边是条小溪,有牛羊,那种很悠闲自由的生活记忆就停留在那个

阶段。
这是 13 号受访者儿时记忆中的,回到姥姥家的惬意场景,这些过往隐约牵动着她关于草原的情感。
通过情感参与,“家”成为承载家庭成员情感的“时空体” ( Chronotope) [8] ,以“草原情结” 为线索,跨
语言地连接了使用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构筑起他们共同的情感家园。

综上,在以上四种家庭情境中的情感参与路径中,前三类路径在参与深度上具有逐步深入的趋

势,第四种路径的参与深度受到媒介特性、内容接近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参与的程度影响着参与

者对“草原情结”的体认,关系着背后文化意义的传播。 那么这种基于家庭关系和家庭情境的情感参

与对于文化意义的跨语言传播的积极作用是否具有普遍性? 这需要深入实践背后的逻辑。

四、情感参与促进文化意义跨语言传播的逻辑

上述家庭情境中的情感参与实践,对文化意义的跨语言传播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借鉴价值?
其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家庭成员间的信任和友善为相关的情感参与带来了便利,家庭成员间的密切交往保证了

情感参与的频度与深度,但在家庭之外,仍然有很多存在情感参与支撑文化意义跨语言传播的情境。
例如,多语言的工作共同体、多语言的任务共同体等实践共同体(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9] ,跨国的

旅行、留学等场景,新媒体的普及更是创造了众多网络情感参与的场景、渠道和机会。 在家庭之外,
仍然有大量的情感参与途径。

第二,文化意义不仅包含知识性内容,还包含价值性内容,知识性内容主要依赖认知、理解和理

性,同时也会在情感中得以体现,情感也具有认知属性[10] ,包含着一些默会知识。 但更重要的是对

价值的把握离不开对情感的深入,价值凝结在知识中、文本中和文字中,也凝结在情感及其模式中。
爱恨的缘由、塑造情感的因素、表达与传播情感的方式都包含着文化的价值偏向和对意义的理解。
文中,家庭成员间的跨语言互动指向他们对草原的依恋,随着互动的深入,“边缘性参与” 逐步接近

“充分参与” [11] ,“草原情结”所蕴含的价值及地方性默会知识也随之彰显。
第三,对情感的把握仅依靠外在的、冷静的观察还不够,还需要走近情感,甚至投身其中,增加对

相关情感的切身体会。 正如无法在岸上学会游泳,缺乏对情感的体验和经历,会妨碍对情感的理解,
因此情感参与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跨语言交流的情境中,由于无法借助未被交流双方所共享的语言

进行沟通,就更要依赖日常生活中的参与来改变理解。 “草原情结”是基于个体地方经验而形成的复

杂情感。 参与那些具有浓郁“草原情结”的家庭的情感实践,并建立情感联系,有助于使用不同语言

的家庭成员在情感交往中理解情感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以不同路径进行情感参与的过程,指向作为感知主体的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与连接。 其中的感知

经验具有文化属性,因而,在感知主体间互动意义上产生的情感参与体现的是文化意义的主体间传

播。 由此可见,“草原情结”的跨语言传播是一种基于“家”的地域性及社会性空间所建立的,多重感

官参与其中的传播实践,展现了身体和情感的沟通力量。[12]

总体而言,文章聚焦本土传播经验,分析“草原情结”的跨语言传播,挖掘情感参在其传播过程中

的特殊作用和积极意义;提炼了“情感参与”的内涵,在跨语言传播的案例中发掘了具身体认,在仪式

中运思,以及在媒介互动中创造共鸣等情感参与的实践路径;阐释了具有显著地方性的“草原情结”
得以生成的条件,及其所包含的重要文化意义。 与此同时,文章提示了情感的认知属性,及其中的价

值内涵,阐述了情感参与不仅适用于家庭情境中的文化意义跨语言传播,还具有更为普遍的参考价

值和意义。 但由于家庭关系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始终存在差异,情感参与的实践路径也有其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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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和前提,对其实践路径的探讨还有赖于更多经验研究的积累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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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participation
 

based
 

on
 

life
 

events
 

and
 

media
 

practices
 

is
 

an
 

important
 

way
 

of
 

cultural
 

meanings
 

cros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Due
 

to
 

the
 

fact
 

that
 

emotions
 

contain
 

cultural
 

cognition
 

and
 

the
 

values
 

within
 

culture,emotional
 

participation
 

is
 

applicable
 

not
 

only
 

to
 

families,but
 

also
 

to
 

a
 

wider
 

range
 

of
 

cros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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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emotional
 

participation; cultural
 

meaning; cros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grassland
 

com-
plex;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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